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枉宫梅 终

（二十三）

我下定了决心，让宛陶跟着巾帼军的樊嫣将军学些武功。

皇帝必然是不愿意的，于是我便暗地里联络樊嫣假扮奴婢入宫

来，又因白日里人多眼杂，樊嫣不能抛头露面，只能等到天黑

时，奴才们走动得少了，再教授宛陶。

夜晚降临时，中宫殿后的假山旁月影婆娑。

我六岁的小宛陶，那样一副小小的身板，跟着樊嫣练武时却倔

强地不知疲惫。

有时她烦了，问我为何要练这些，我便跟她讲潼羊关，跟她讲

那片梅林，我说，皇宫的天只有四四方方的一片，边野的天才

是真正的宽广辽阔。

那时她还太小，总不明白「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」的道理，

好在她天资聪颖，悟性极高，学了五六年，便可以一敌十了。

如此，我才安心了些。

祯和十四年，皇帝身子越来越差，于是早早地立了东珠的儿子

为太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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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我成了满皇宫的大笑柄，她们各个讽刺我，说我这个「闲

人皇后」大概没福气再做个「闲人太后」。

我并未生气，因为我满心满意都在想着为宛陶的将来做一个十

全十美的打算。

没成想，东珠却动了怒。

她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执着地站在我宫门口，只为讨一碟子甜

点的小丫头了，闲言碎语传到她耳朵里时，她竟然将那些嚼舌

根的全罚了个遍。

妃嫔们各个哭哭啼啼地告到皇帝那里去，皇帝一生气，又连累

得东珠在长泰殿门外跪了一个时辰。

我去合德殿看她，叫她不必为我这样一个失了宠的人如此，好

好抚育太子才是正事。

可她却有些心酸，卧在榻上，与我回忆起年少时我救她的场

景。

她说，倘若当年我真的可以带她去潼羊关该多好，如此也能不

问世事，就在潼羊关无忧无虑地过下去。

——都是为人母的了竟然还有这样的小性子，当年如若真的要

和我去潼羊关，那你还不嫁人了不成？

——当年侯府那样的纨绔子弟我不嫁也罢。

于是我笑着问她：如果能选择，你要嫁个什么样的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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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珠动容，似乎陷入了回忆，看着我，缓缓开口：嫁？那大概

是一生无望的事，但我总还记得那人鲜衣怒马，意气风发的样

子。

我从她的话里体会到一些不同以往的意味，又恐怕是自己多

思，于是安慰了她几句，就匆匆回宫了。

（二十四）

祯和十六年，我的父母亲相继离世。

我终于被允许出宫一趟，回卫家吊唁。

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哥哥变了很多，我和他在祠堂里给祖父和

父母亲上香时，他竟然落下泪来，感叹着：阿柯，我也老了。

听着哥哥说这句话时，我许久未能说出一些宽慰他的话，我突

然意识到，真的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唤我「阿柯」了。

祯和十八年，我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。

哥哥被封为郦戎将军，奉旨夏天时便要举家到困虎门戍边。

嫂嫂入宫来与我告别，满面的喜气洋洋。他们为了能与小榕儿

团聚，亦是等了十多年。

那几日正临东珠的生辰，我去合德殿将我谋划了许多年的计策

对她和盘托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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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东珠生辰那日一定会举行宴席，届时各宫嫔妃都会参

加。

我要派人在赭芳殿放一把大火，趁火势凶猛时让宛陶在哥哥的

接应下远走高飞，然后召告天下公主已逝。

东珠大惊失色：皇上向来看重宛陶，咱们怎么能瞒得过去？

——前些日子我已经让钗儿帮着在宫外找了个病入膏肓的女孩

子替代宛陶。

至于皇帝，我自然知道他一定会派人追查到底，可就算他最终

查明了真相，我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我看着东珠，眼神里带着决然，说：东珠，我一定要让宛陶离

开皇宫，我一定要让她自由自在地去看看广袤无垠的苍穹。

——既然姐姐如此说，我便帮你。

而后她又问我是否想过离开皇宫？

怎么能没想过呢？前几年的时候几乎日思夜想，但这么多年过

去了，我已经不再奢求那些魂牵梦绕的过往再出现在我的梦里

了。

——大概是出不去了。

思虑了一会儿，我又与东珠说：可倘若人有来生，我必定要托

生成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郎，断然不会再去入这宫门王府半

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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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那样思念的边陲牧野，从今往后，就由宛陶替我回去吧。

（二十五）

七月初四，是东珠的生辰。

她入宫这么多年，从未借副后之位给自己办过任何一场宴席，

就算是那日，她一心想的也是如何帮我的宛陶逃出去。

她请了许多的嫔妃参加，仔细想想，宫里也是很久没有这么热

闹过了。

自然，皇帝也在。

我依旧带着一副空壳子坐在皇后的宝座上，端着酒盏，说着些

祝福的话给东珠庆生，但没有人能体会此刻我有多么煎熬和不

安。

钗儿走过来，拿过酒壶给我倒了一盏酒，又偷偷回我，说已经

万事俱备。

听了她的回复，我拿着酒盏的手止不住地颤抖。最终定了定神

后，才仰脖一饮而尽。

我多想去见见我的宛陶啊，或许我们母女二人此生再不能相

见，但思来想去，又觉得势必会引人猜疑。

我终究不能再做什么了，只好借酒消愁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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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日大概无人知晓，虽然我仍旧面带着笑意，可无数次端杯掩

袖之后，我那无法想象的心痛与牵挂几乎就要夺眶而出。

我想起早晨时交代钗儿，让她给宛陶送过去的那封信。

吾儿宛陶：

十五载，娉婷袅娜，承欢膝下，今离母去。

道余生，宫墙之外，万物可贵，万事珍重。

我不断地在心里祈祷诸神保佑，甚至我想求神让我此刻化成一

阵风，虽然无人问津，但只要跟随在宛陶身边，陪着她就好。

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宴席外终于有奴才喊了起来：赭

芳殿起火了！速去救火！

皇帝是最先反应过来的。

他立即起身往赭芳殿的方向去，我和各位宫嫔就跟在他身后。

说实在的，在我漫长的一生中，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如此慌

乱，那急匆匆的样子简直毫无天子的威严。

待我们赶到时，火借风势，已经燃着了整座赭芳殿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日即便隔了很远，火星的爆裂之声、梁木的

倒塌之声、众人的扑火之声仍旧不绝于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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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情此景使我再也支撑不住，瘫坐在离赭芳殿几十米远外的长

巷里痛哭流涕。

我哭晕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躺在中宫殿的寝宫里，四周围着一

群默默流泪的宫嫔。

皇帝就坐在我身边，见我醒过来，安慰了我许多话，又像是在

安慰他自己。

——皇后，宛陶没了，朕的长公主没了。

——皇后，宛陶的死因朕定会查清楚。

——皇后，这后宫还有孩子，你若喜欢，可以抱来养着，就是

皇子也可以。

我只是眼神空洞的望着窗外，不应他。

大约我骗真的过了他，皇帝看我这副神情，又自顾自地叹了口

气，说：朕先走了，你好好歇歇吧。

（二十六）

宛陶离开后的一个月里，东珠带着她的孩子们日日来看我。我

和她说不必如此勤快，她解释是自己闲来无事。

其实我知道她是为了宽我的心，淑贵妃协理六宫事，怎么还能

有闲暇之时呢？



2021/7/2 知乎盐选 | 枉宫梅 终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77996803212738560/section/1378671720035946496?utm_source=wechat_session&utm_mediu… 8/25

承祀和宛珏年纪小，还只知道听东珠的话，跟着他们的母亲来

我宫里玩耍。

可宛然年岁长了些，心思也就多了。她虽然是个活脱脱的小东

珠，但似乎比她母亲情窦初开得早。

有时她看上了翰林院掌事家的公子哥儿，于是天天跑到城楼上

去眼巴巴的等着人家再入宫来；有时她又觉得哪个御前侍卫长

得眉清目秀，竟然偷偷隔着长泰殿宫门的门缝儿里瞧人家。

关于宛然，都是东珠说给我听的。

这些琐碎日子里的趣事，使我总不会因为宛陶的离宫而那么难

过了。只是我偶尔会看着宛然出神儿，想起从前宛陶还在宫里

时，她们是最愿意在一块儿玩笑的姐妹了。

大约东珠太担心我一个人会寂寞了，在宛陶离宫的第三个月，

她带着孩子们来中宫殿，让他们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给我磕

头。

我着实被吓了一跳：这是怎么了，好好的这是行什么大礼？

——姐姐，我知道宛陶离宫后，你一直苦闷不堪。皇上虽然许

诺你可以在后宫中挑选皇子养育，但哪宫能愿意将皇子让出

去？

——我知道哪宫都不愿意，所以我不求这个。

东珠听了急切切地说：姐姐，今日我带他们来就是想让孩子们

明白，这宫里，除了我，还有你需得他们当做生身母亲那样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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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。

我错愕地望着东珠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我和眼前的这个女子从年少时就相熟。

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情谊自然是很深的，可谅我再无知愚蠢

也能感觉得出来，东珠对我，的确比姐妹情分还多了些别的。

——东珠，即便我许久不理宫廷事也知道后宫险恶交织。你的

余生该是坦荡光明的，你会成为天底下顶尊贵的女子，千万别

为了我多走任何一步，千万别为了我误了终生。

东珠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似乎是出了神儿，最终也没有回答

我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转过身去单独把不满十岁的承祀喊到身边来，

说：祀儿，从今往后，你便不再称皇后娘娘为母后，同称呼我

一样，喊她为母亲。

承祀听了，规规矩矩地跪下来给我磕头，说：儿子给母亲请

安。

我有心想驳回去，却发觉东珠正带着殷切地目光看着我，于是

我只好回答：乖祀儿，快起来吧。

（二十七）

宛陶离开皇宫的第三个月，哥哥终于派人从郦戎送来了口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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宛陶已然在郦戎安顿了下来，只是哥哥仍然顾虑皇帝疑心，会

派人四处查找，故将她暂时藏匿在了别处。

如此也好，如此更好。

皇帝对宛陶的「死」一直心有疑虑，这几个月来，他从未放弃

过查寻宛陶的「死因」，他对此事的执着，让我觉得纸终究包

不住火。

果然，在哥哥送来口信的几天之后，皇帝就派人来传唤我了。

那天是寒露，夏季已过，大雨却倾盆而下。

我由钗儿扶着出门去见皇帝，看见院子里的那片梅树被磅礴的

雨打得枝桠断落。

想起往年下雨时，我总命人让奴才们好好照看，今年我没有了

这样的心力，于是就再也没有人记得它们了。

我看着满院的零落暗自呢喃：倘若我忘记了，便再也没有能记

得的人了。

我去见皇帝，迈进了许久没来过的长泰殿。

彼时长泰殿除了我和他，再没有别的人了。

——给皇上请安。

他正在背着身看墙上的那幅画，即便听到了我的话，也没有回

答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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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转过身来，说：这幅画，是我让潼羊关的画

师专门画的。

我站在不远处，抬头看了看画，满幅的红梅大片大片的印入眼

帘，我立刻恭维：皇上找的画师自然画技卓越。

他盯着我，话里有话：是吗？朕倒是觉得不如当年，只可惜，

宛陶不能欣赏咱们欣赏过的美景。

我心中一惊，却不敢表露。

——皇后怎么不送宛陶去潼羊关？

——宛陶已安葬在公主岭，臣妾明白您思念公主，但请还望皇

上节哀顺变。

他冷哼了一声，眼神里带着不能妄加揣测的意味：如今的皇后

真是和从前的卫琅真是大相近庭啊，竟然满嘴的谎话与奉承。

滑天下之大稽！使我变得与从前大相径庭的人就站在我面前，

我望着他，也再没有找到一丝从前桓王燕伯煊的样子啊。

——皇上，您在这宝殿里坐了这么久，还记得潼羊关多少事？

您还记得桓王是谁？阿柯又是谁吗？

整座大殿都陷入了沉默。

过了片刻，他开口问我：为何肯不信任朕？朕是天子，自然能

护宛陶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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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并不信他。

他向来以精图励志、一心为民的好皇帝自居，却是这天下最薄

情寡义的男子。

看看整个卫家，我祖父两朝宰相，我伯父战死沙场，我父亲鞠

躬尽瘁，我哥哥长年戍边，他从前也口口声声说珍重我，却还

是让我家支零破碎。

——宛陶已逝，请皇上节哀顺变。

他对我的态度不满，大概也生了气，甚至疾言厉色地质问我。

——是否要朕派人将宛陶寻回来，让她站在你面前，你才肯承

认？别忘了，你哥哥藏匿公主犯的可是大罪。

我连忙跪了下来请罪，但我知道他不能对哥哥如何，现如今郦

戎的主母是小榕儿，皇帝总要顾及她的面子。

——皇上觉得臣妾与从前的卫琅已是天壤之别，但若还是从前

的卫琅，此刻站在这里的就不仅是臣妾，必定还有那三千巾帼

精兵。

皇帝大怒：你竟然威胁我？

——臣妾只是想求皇上同情，臣妾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求皇上赐

臣妾一份对宛陶的哀思吧。

——你口口声声自称「臣妾」，当真对我半分当年的情谊都没

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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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地上站起来，整了整朝服与头上的珠翠，带着皇后该有的

仪容，对他说：当时年少，只顾着喜欢你，失了分寸，忘记我

们并非良配的事了。

他静默了很久，我亦是。

我想，关于我们这漫长而短暂的一生，缘分一事如同幻境，缥

缈不可妄得。正如我和他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终于承认彼

此并非良配了。

（二十八）

我与他一直都有隔阂，只不过从前做年少夫妻时大多是争吵不

休，也有吵到需得我回娘家消气的时候。

可是那天，我们都如此冷静，甚至冷漠的试探着对方，言语之

中不再是对彼此的挖苦，而只有对缘分之说的妥协。

——皇上，人世间无非长久、是非、善恶、生死这四样，大概

都不能太执着。

这是我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说完这句话，我便走出了长泰殿。

我的身后，一干奴才们立刻进门服侍皇帝，但未等我走出宫门

时，便听见大殿里的奴才呼喊起来：快传太医！皇上晕过去

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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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了几日，宫里的嫔妃之间便传出一些闲言碎语来，她们说，

是我气晕了皇帝。 

我并不在意。

难道由我背负的罪名还少吗？

他常年服食丹药，内里早已经被些不知名的蠢药材掏空了，妃

嫔们不敢言其真相，只把罪名往我身上推罢了。

皇帝并未让我吃皮肉之苦，却不许我再出宫门一步，关于宛陶

的事也只字未提，我想，他大概也没有心力再查下去了。

他总算放过了我们母女。

又隔了几日，有奴才来通传说，冷宫里的张笙嬅咽气了。

后宫对张笙嬅早有耳闻，大概听她死了的消息也是冷哼一声，

不屑一顾。但令满宫嫔妃震惊的是奴才们打扫冷宫时发现了一

面墙上竟然是她用木炭写满了的字。

掌事奴才将那墙上的字都拓下来送到东珠宫里去，听说满满的

十张纸中有八张皆是她对皇帝的一往情深，字字能诛闻者心，

行行能落听者泪。

而最后两张，则是对我的仇视。

这些都是我与东珠闲聊时说的，她只提了一两句，本意是问我

这些东西该如何处置，毕竟这事关于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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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为何，我合上双眼，脑海里便立即浮现出张笙嬅年轻时的

音容笑貌，那个嚣张跋扈又天姿绝色的她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她

再怎么仇视我，我再怎么怨恨她，关于我们三个人的爱恨纠葛

也总算是落幕了。

——既然是写给皇上的，自然要请皇上定夺。

东珠明白我的意思，立刻传来打扫冷宫的掌事奴才，命他将这

十张纸送到长泰殿去，末了又加了一句：莫要提送到本宫这里

来过。

再后来，皇帝原本已有好转的病情因看了那十张纸更加严重起

来，后宫的妃嫔们暗地里开始哀声怨道。

（二十九）

尽管皇帝厌恶他人枉议皇位之事，但他病的太久了，久到他不

得不默认文武百官私下商讨是否需要匡扶太子登基。

祯和二十二年，十三岁的太子承祀代替皇帝监国。嫔妃们野心

勃勃又人心惶惶，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是的，宫里要变天了。

于是几乎只一时之间，除了置身事外的我，满皇宫的人都开始

为以后的日子谋出路了。

——娘娘，皇上想见您。

四月初八，我正与东珠在中宫殿用膳时，有皇帝身边的小奴才

来替他传话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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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皇上曾下旨将本宫禁足宫中，本宫谨遵圣旨，不敢踏出中

宫殿半步。

小奴才左右为难，大着胆子劝道：娘娘，皇上缠绵病榻已久，

性情本就难测，娘娘还是不要为难奴才了。

我夹了一筷子竹笋放到碟子里，对东珠说：这也不是长竹笋的

季节，做出来自然没那么新鲜，咱们往后也别为难小厨房做

了。

东珠能明白我话中有话，于是放下碗筷，说：蠢货，若皇上问

起来，你便说皇后娘娘凤体欠安，也不至于为难成这个样子。

打发奴才走了，东珠又低声问我：皇上病重，想见见姐姐，大

概是还有心愿未了吧？

——我与他早已经走到缘分尽头了，他的心愿又与我何干？不

如再不相见，倒还能给彼此留点体面。

东珠默不作声，却只往碗中夹了许多竹笋。

四月十五，承祀与宛然正在我宫里给我请安，皇帝身边的大奴

才又来请我，他说皇帝已然下旨解了我的禁足。

——娘娘，恕奴才大不敬之罪，皇上已然病入膏肓，您还是去

见一见皇上吧。

碍着他毕竟是孩子们的父皇，我并未多说什么，只道：想必儿

女侍奉两侧，皇上更能欢喜，不如就让承祀和宛然替我去吧。



2021/7/2 知乎盐选 | 枉宫梅 终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77996803212738560/section/1378671720035946496?utm_source=wechat_session&utm_medi… 17/25

那奴才人情达练，也明白我依旧不想去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回长

泰殿复旨。

四月二十七，我正站在窗前看那片落败的梅树，其实那些树早

就活不成了，只不过是我懒得再派人伺候罢了。

皇帝身边的管事江公公跑来找我，看到我便跪在地上，掉下眼

泪来：娘娘，皇上怕是…

我让钗儿快扶他起来，赐了座后，又说了些许宽慰的话。

——老奴自皇上幼时便侍奉在侧，皇上的心意老奴也能猜出几

分，故斗胆私自来请娘娘，娘娘还是去见见皇上吧。

我盯着窗外的梅树许久，才开口道：江公公，那年春天宫中设

宴，我第一次见他时，站在他身边的就是你，这些年，我与他

的恩恩怨怨，再也没有比你看得更多的了。

——老奴惶恐。

——我原本该怨恨他，但现如今我连怨恨都觉得不值一提。公

公久处深宫大概也明白，我没有再去见他的必要了。

这是我与他之间最坦荡直白的话了：我们已然没有再相见的必

要。

（三十）

祯和二十二年，四月二十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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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驾崩，举国哀痛。

国丧当日，长巷白幡飘扬，大街车马素白。

我在中宫殿坐了整整一日，手里紧握着奴才方才来宣读遗诏时

带来的那张字条——举目见日，不见阿柯。

那是我这一生中很漫长的一日。

那日傍晚夕阳坠落时，我便想起曾与他在潼羊关策马奔腾，我

们一同欣赏长河落日；夜晚星辰生辉时，我便想起曾与他在城

楼之上看烟火绽放，他柔声对我许下承诺；早晨朝阳初升，我

便想起曾与他在皇城长街之中闲逛，他动情地对我袒露心迹。

——阿柯，生于肮脏黑暗的宫墙之中，我只有两件乐事可言：

举目见日，执尔之手。

——阿柯，到我身边来，陪我走下去。

我已然四十岁，在皇宫里住了整整二十年。我抬眼看看往后的

日子，甚至可以一眼望穿生死。我能预料到，大概我再也不会

听别人唤我一句「阿柯」了。

思及此，我回过神来，唤来钗儿吩咐着：院子里的梅活不成

了，都砍了吧。

——娘娘，都生长了二十几年了，都砍了怪可惜的，或许还能

有一两棵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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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我看着面前即将交付出去的皇后宝册与宝印，对钗儿说：从

今往后，梅花不再开了。

到初夏时，十三岁的太子承祀登基为新帝。

我被尊为东太后，与东珠这位真正的皇太后一同迁去了慈安殿

居住。

在新的宫殿里，我与东珠终于能不再为孩子或者家族与整个宫

廷争斗了。我们能时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自然也会回忆当年

我们还是小姑娘时的闺阁之乐。

老人都说人老了是爱回想起从前的事的，而住在深宫里的女人

又那样容易老去。

进入盛夏时，新帝身边的一个小奴才领着好几个人抬来一捆松

树苗要种在慈安殿的院子里，他们说松树有长寿之意。 

我已经到了需要祈求长寿的年纪了吗？

（三十一）

——即便是做了太后，我也是不愿意服老的。

我时常对东珠这样说。

东珠说，那是因为我还有盼头。

的确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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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帝还在的时候，我不能多与宛陶和哥哥通信，只能独自承担

苦闷。但承祀登基之后，哥哥曾回京述职，他专程来见过我，

说一切都好，宛陶已经同心爱的人成婚生子。

父母爱子，必将为其计深远。既然当初我决然的将宛陶送出宫

外，就做好了一辈子不再能相见的打算。

只是，大概是我真的老了，我总期待着这辈子或许还有时机能

再见我的宛陶一面，还能看看哥哥口中所说的宛陶那位「心爱

之人」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。

崇元四年，东珠做了皇祖母。

承祀的皇后时常带着小皇子来慈安殿请安，我看着那个粉雕玉

琢的小小人儿，愈发想念宛陶了。

东珠知道我的心事，于是和我一齐暗中撮合，能使宛陶回来一

次。

我们等了很久，终于在崇元六年，时隔十年后，我再次见到了

我的宛陶。

那天的傍晚时分，我终于等到宛陶与驸马、孩子一同穿着郦戎

的服饰回来。

他们跪在我面前向我行大礼，我急忙走到宛陶面前，双手颤抖

着将她扶起来，四目相对后便抱头痛哭。

站在宛陶身旁的那个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那样大胆地望

着我，毫无生怯之意，甚至当着我的面，天真的问宛陶：阿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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娘，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阿婆吗？

这样勇敢的小姑娘，大概会成为让整个郦戎都为之骄傲的高岭

之花吧。

——阿娘，阿祖呢？

这句话正问到了宛陶的痛处，这是她永远的遗憾。

于是我替她回答道：你阿祖去了西方极乐之地，当时阿祖离开

的时候，你出生还不过一个月，所以你没见过他。

语罢，大殿里陷入了一阵沉默。

还是驸马先打破了沉寂，他知道我常年思念宛陶，竟然命人用

金丝银线绣了一整副宛陶的画卷，整整十二卷，卷卷惟妙惟

肖。

看着这十二卷画像，再看着眼前伉俪情深的一对璧人，我终于

愿意相信，先前和哥哥通信时，他所说「心爱之人」，大概是

真的了。

（三十二）

宛陶一家只在宫中住了十几日，便有郦戎的信使来给驸马送

信，催促他赶快启程回去。

分别是在我的生辰之后，那日下了一场大雪，我看着漫天的鹅

毛大雪，又看看身即将起行的宛陶，我想，我的一生大概从那

一刻起，也算是过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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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走宛陶，我从城门坐轿撵回慈安殿，下了轿进宫门，忽然发

现宫门已经不如从前那般红的鲜艳了，心里泛起一阵波澜。回

到屋子里来，又想明白，这深宫里的日子原本就是越过越旧

的。

我冷眼瞧着这些年，妃嫔媵嫱、王子皇孙，死的死去，活的活

着，这宫里照样满满的。尽管皇位已轮替了两代，但所有人仰

仗的还是皇帝，无需感到惋惜，也无事值得遗憾。

或许是我真的上了年纪，又或许是我心有郁结，刚过了年，春

寒料峭之时，我又病了。

这病来得又急又凶猛，严重时，一日之内，竟然几度昏迷无

知。太医们轮流给我诊脉，然而却面面相觑，道不出个一二

来。

钗儿告诉我，这病竟然能使我说起胡话来。

她说有一日我卧在榻上，问心急如焚的东珠：瑶瑶，你怎的又

哭了？是侯府的混小子又来缠着你了？你且放宽心，待我挥着

马鞭将他赶走。

而后我又指着钗儿，说道：怎的你十三四的年纪，穿这么老气

横秋的衣服？赶快换了去，否则哪家的小子愿意要你？

我并没有求生的强烈念头了，所以不至于慌乱。反而连累了东

珠，钗儿说她听着我的胡话，简直吓坏了，整个人消瘦了不

少，几乎不合眼地照料我，从不假手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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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不得有时昏沉之中，我仿佛能听见隐隐约约地祈祷声，原来

那是东珠。

——东珠，你是尊贵的太后，为了我如此实在不值当，何苦

呢？

东珠将我吃药的碗递到钗儿的手里，笑道：十四岁那年，我赌

气从家中出逃，倘若不是姐姐从歹人手中救了我，哪还有现在

尊贵的太后呢？这恩情我要还一辈子的。

——当年的那点恩情，早该还完了。

——那就换姐姐欠着我的，人总是相互亏欠着才能走得长久

啊。

我并未再说什么，我只是看着东珠，又自觉愧疚，只因她想要

的我实在不能给予。

后来，这病使我沉默许多，我开始礼佛，也理自己的欲望：我

不再奢求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凡是人总要困苦许多，我只想求佛

祖成全，让我来生只做潼羊关的一阵风，有爱侣经过就吹得温

柔，有敌人侵犯就吹得凌冽。

过了春天，我总算不至于整日都缠绵病榻，昏沉无知了，可急

疾最是害人，从那以后，我的身子骨便反反复复地不再有好

转。

（三十三）

崇元九年，九月十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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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应是我能有力气写下来的最后的字了。

今早的日头暖得让人觉得不真切。

我出奇般地有了些精气神儿，于是命人将太师椅搬到了台阶

上，照旧和东珠一起坐在那儿晒太阳。

我深切的觉得这一生，我真的要走到尽头了，于是唤来钗儿，

与她细细的叮嘱。

——宛陶出嫁时，我未能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但终究要为她多

做打算。驸马家富可敌国，宛陶是公主，自然也不能差，这些

年我攒下来的金银珠宝、庄子园子都一并给了宛陶吧，就当是

我给她的嫁妆。

她们知道我的病早已无力回天，于是不再像往常一样规劝我，

只是在一旁不肯抬头。

——在长街繁华地段，我给你留了宅子，钗儿，你从小跟着

我，从前说年满二十就给你许个好人家，如今也生生被我耽误

了。出宫去吧，嫁人也好、独身也罢，出了皇宫才能真正的过

人过的日子啊。

歇了片刻，我又看向东珠，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讲明白，且倘若

不是今日说，便再也没有其他机缘。

——从前我参不透情爱之事，所以才与先帝分崩离析，而今想

想，只不过是我太固执己见罢了。我一心只觉得自己的日子不

好过，但他身为皇帝，日子又怎能好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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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东珠，这些年，你替我料理后宫诸事，事无巨细，我实在

无以为报。其实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就像从前我与先帝相处时才

会的心意，但我实在怕辜负你，要知道世间百态横生，有些事

唯有缘分二字才是正解。

——东珠，你的福气还有许多，儿孙满堂、寿终正寝、青史留

名。至于那些终将要逝去的人，便不要再执着了。

东珠咬着嘴唇哭起来，两颊满是泪水，泣不成声：阿柯，阿

柯，或许有来生，来生我们依旧相见。

我不能承诺她了，只看着院子里的几棵高大粗壮的常青树，正

午的日头照得人发晕，我的眼前忽然变得影影绰绰起来，仿佛

那些树不是松树，而是梅树。

那是一片梅林。

梅林之下，我看见尚且年轻的父亲与母亲，他们向我招手，笑

着对我说：阿柯，快来，我们带你去潼羊关看梅花。

我想，我的一生，便就此终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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